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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童年的原始民族喻分为粗野的儿童、早熟的
儿童、正常的儿童三种。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：“华土之民，先
居黄河流域，颇乏天惠，其生也勤，故重实际而黜玄想，不更能集
古传以成大文。”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北方先民，由于大自然赐与不
丰，生活勤苦，“穷人的孩子早当家”，该属于“早熟的儿童”，
面对变易不常的大自然作出的反映和解释，往往体现着人类创造文
明的主体能动性和原始人本主义的理念。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南方先
民，所处自然环境比北方优越，无过劳之苦，无谋生之虞，徜徉于
大自然的怀抱，当是“发育正常的儿童”，他们的生活变化远不如
北方那么突兀和剧烈，原始氏族社会形态相对于北方保持得更加长
久。因此、在南北不同的土壤中产生的神话艺术也就显出差异：南
方，富于无拘束的浪漫玄想，北方，富于求实际的理性精神。从
“创世纪”神话开始，这种差异就有所表露。如盘古开天辟地之
说，鲁迅认为这个神话故事“已设想较高，而初民之本色不可
见”，其意是指故事过于玄想而不见北方先民“重实际”的本色。
窃以为这个神话故事正是在富于玄想的南方先民生活中生发出来
的。齐祖冲《述异记》、刘锡蕃《岭表记蛮》、常任侠《沙坪坝出
土之石棺画像研究》均考述盘古神话 早流传于南方瑶，苗、黎诸
少数民族中，后渐北传中原，始载于三国徐整的《三五历记》中。
这也表明中华文化多源合流的特征。在北方流传的“创世”神话，
当数一个叫做“巨灵”的天神，他与“元气”同生，能够“造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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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，出江河”，具有造物主的神力。《文选·西京赋》、《路
史·前纪三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搜神记》等书均记其事，说他手挥
足蹬将横亘在黄河中途的华山开而为两，使河水不致受堵而绕道曲
行。这种克服自然阻力的行为方式，不禁使人想到大禹采用“疏
导”的方法治理洪水的系列神话故事。而这类神话，恰体现了北方
先民为现实的生存而斗争的力量和智慧。可见在北方由神话而衍生
的傩文化，是与先民生存环境及原始氏族群体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密
切相关。傩仪早已滥觞于史前，当盛行于商、周之际却逐渐受到
“理性”规范而被纳入到“礼”的体制，过早地从神话世界迈入历
史的领域。孔子在世，坚持“不语怪，力、乱、神”的原则，上古
神话经儒家之手而转化为历史。“孔子遇乡人傩”恭而敬之，是出
于“礼”的考虑，并非是怀有与“乡人”同样的驱傩的迷狂感情和
参与意识，而是因为“恐惊先祖，故孔子朝服而立于庙之阼阶”
（《论语注疏》卷十）。在儒家头脑里，虽未脱尽原始信仰，但对
于与上古神话相联系的傩文化意识，显然是十分淡薄的。所以儒家
经典的《礼记》所载各种傩事，尽力淡化其神话意味而赋与其哲学
理念，使“傩”作为“古礼”（朱熹语）而被纳入儒家的“礼治”
范畴，诸如驱傩“以毕春气”、“以达秋气”，“以送寒气”之
说，即是将具象的神话移入抽象的“气”的概念中，以表达其天象
与人事因果相关的哲学意念。由于北方先民率先进入阶级社会，奴
隶制度的社会意识形态，包括傩文化的意识，必然要摆脱神幻的原
始状态而向着哲、史转化。这种趋势便导致如鲁迅所说“不更能集
古传以成大文”了 
自商，周而春秋战国，北方中原文化从总体上说已经进入了以
“史”代“巫”的时代，而南方长江中游荆楚一带的巫术文化却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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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延续发展。屈原的《九歌》就是在民间祭神的乐歌基础上的艺术
再造，是与巫术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幻丽诗篇。因为生活在南方的先
民，并未受到象北方中原列国兼并、群雄争霸的社会震荡，民风民
俗相对保持稳定，当北方人民受着宗法等级制度统治的时候，南方
人民在“山高皇帝远”的地方，并没有受到象北方人民那样严重的
思想束缚，反而在许多少数民族中还保存着相当浓厚的氏族社会意
识，对周围世界更多地还是采取直观、想象的方式去加以把握，因
而巫术文化在这里仍未失去膏腴土壤。如这次学术会议选定的会址
——吉首，生活在这里的土家族是中国古代巴人的后裔，如推向神
话世界还应是伏羲的后裔；《山海经．海内经》载：“西南有巴
国，太皞（即伏羲）生咸乌，咸乌生乘厘，乘厘生后照，后照是始
为巴人。这支古民族原分布于今川东、鄂西一带，因助武王克殷，
被周天子封为子国，称巴子国；入秦以后有南迁至湘西者，成为五
溪蛮的一部分，即今之士家族。土家族先祖的历史变迁和分布于南
方的各少数民族一样，当周王朝在北方被列国解体而分崩离析的时
候，南方的少数民族游离于北方政治，军事斗争的漩涡，生息于山
环水绕，清丽富饶而又远隔尘世的“世外桃园”，他们古老的生活
方式较少受到象北方人民那么多的干扰，他们多神崇拜的原始信仰
以及源自殷周的巫术文化心态，也因为未受到如北方社会那样剧烈
的变革而得以古风长存。 
土家族傩仪中有个“创世纪”歌舞，表演的是雷神故事，其重
要含义是在于揭示人类起源的观念；它叙述救护被缚的雷公重返天
庭的一对兄妹一一八郎，九妹，在洪水淹没世界后，被留下来结为
夫妻，传接人种，于是这对兄妹就成为土家族傩坛奉祀的“傩公，
傩娘”了。湖南怀化、武冈以及广西壮族、瑶族和贵州诸少数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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族，普遍流传类似传说，洪荒过后仅存的一对兄妹，或称“姜良，
姜妹”，或称“东山圣公、南山圣母”，或称“葫芦哥哥、葫芦妹
妹”，均源自伏羲，女娲“人类再造”的神话并衍化为各自民族傩
坛主神——傩公、傩母。这表明南方诸少数民族的傩文化还承载着
对人类起源观照中萌发的原始意识。 
关于伏羲、女娲的神话，在北方民间也有所流传，但毫无如南
方那样向傩坛主神衍化的迹象，倒是按着远古时序被编入“三皇五
帝”的行列而“历史化”了。自远古以至先秦，北方社会的生产方
式显然领先于南方，而南方，尤其是南方少数民族中受血族关系支
配的氏族社会还相当稳定的时候，北方已经在阶级冲突中摧毁了以
血族团体为基础的社会结构，人际关系特别是男女关系表现在婚
姻、家庭的发展，已受到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即所有制的完全支配
了。所以，在“种的蕃衍”观念上，南北傩文化形态也就必然会呈
现出差异。在北方“人类再造”的神话传说，一般要避讳男女做爱
的直接表述：“大迹出雷泽，华胥履之，生宓牺。”（《太平御
览》卷七八引《诗含神雾》）说的是“华胥氏”姑娘在叫做“雷
泽”的沼地上踩了巨人的脚印，于是怀孕生下了伏羲；伏羲与女娲
既已正名为夫妻，但“造人”的工作却全在女娲一身；“俗说天地
开辟，未有人民。女娲捏黄土作人，剧务，力不暇供，乃引绳于泥
中，举以为人”（《太平御览》卷七八引《风俗通义》）。女娲用
黄泥捏成活人，又用绳子蘸着泥浆挥洒在地上，无数的泥点就变为
芸芸众生。这种“人类再造”工程，神则神矣，但也抹尽了男女交
合的自然属性。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关于伏羲和女娲“再造人类”的
传说及由此衍化而来的傩歌傩舞，既不失神话意味，又带有男女关
系与生俱来的性感。例如近年发掘的贵州彝族山寨中《撮衬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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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男女交媾”的原始动作，湘西侗族“撒巴神”、土家族“毛古
斯”象征“生殖崇拜”的舞蹈以及湘沅间傩公、傩母洋溢着性爱的
“情歌对唱”等等，几乎成为南方傩文化构建的主体部分。这无疑
是南方诸少数民族的血缘关系和祖先“种的蕃衍”传统在傩文化意
识上的艺术体现。试想，这样不合“礼仪”的傩文化形态，能够为
北方古代社会所接受吗？如果孔夫子面对这样的“乡人傩”，他还
会“朝服而立于阼阶”吗？显然，这些傩艺形态在古代宗法制的中
原土地上是不可能存活的。 
入汉以后大一统，“高祖乐楚声”（《汉书》卷二二《礼乐
志》），楚文化北上，影响宫廷大傩，驱傩中除方相氏外，又配备
十二神（兽），规模宏大，傩仪更臻完备。隋唐至两宋，是中国文
化发展的两个高峰，与唐诗宋词处于相同文化序列的民俗文艺如歌
舞戏伎、话本说唱等，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尤其是戏曲艺术发展的
世俗基础。北方的傩文化也正是在这高涨的文化氛围中，沿着以世
俗事象为中心进行鼎故革新：神圣的傩仪逐渐疏离了与神鬼共生的
原始观念，驱傩活动中的情感迷狂也逐步由娱人的心理因素所代
替，主司傩事的方相氏与十二神兽己脱离巫觋的操持而改用禁中人
员或教坊乐人装扮登场，突破了古傩原型框架，用方相四人加十二
神兽，装扮划一，持麻鞭舞蹈，使‘逐疫”的搜索行进动作向对称
美的歌舞场面转化，尤其是北宋杂剧的形成和发展，更直接促成了
傩仪表现形态由歌舞向戏剧演进，进一步增强了娱人的成份。宫廷
傩仪的变革，自然风靡于民间；人们把驱傩活动“变成一种游戏，
因而有聚会，有化装，有歌唱；所唱的曲调就是【儿郎伟】，在里
面不仅唱出要驱鬼，往往和当地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，使大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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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加欢乐”（王重民《敦煌变文研究》，载《敦煌变文论文录》，
下册，页 300）。 
中原傩仪向南方流布是与历代的政治、经济生活相联系的，隋
唐至两宋，中原文化高度振兴并随着经济重心的转移而输入南方，
这是承平时期的必然趋势，而历代战争兴废之事，也是促使北方文
化南移的历史动因。由于南方的文化环境相对稳定，从北方流入的
傩仪能长期保持其早期的形态而较少变异，有的地方直至明清之际
还保留着汉唐的傩仪形态，如清初屈大均《广东新语》中记载粤人
行使傩礼的程序，庶几与《汉书·礼仪志》所载别无二致。这就说
明北方汉代以来的宫廷傩仪，移植到南方民间长期扎根成活了。而
北方，像上述的古傩形态，则早已向世俗性艺术形式衍化而面目改
观了。 
至于南方少数民族的傩文化，也可能受到北方汉族古傩文化南
移的影响，但由于他们生活在封闭的偏远地区，源于氏族社会的傩
文化意识，仅存于分散的、孤立的和小规模的群体之中，傩仪形态
也就相对静态地一代代递传而很少发生变化。就当代研究成果考
察，南方少数民族傩文化与北方中原傩文化有着明显的差异：
（一）南方少数民族的傩仪一直保持对祖先神的崇拜和“神权”主
宰一切的原始信仰，傩坛主神即傩公傩母的来历均与本民族自身种
族蕃衍的神话传说相联系，因而在行傩中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与汉族
傩仪的结构形态不同，也显示其发源各异。（二）南方少数民族的
傩事活动涵盖面较宽，傩仪具有多功能效应，人们对生死寿夭、贵
贱福祸的祈求意愿，均可祷告于傩坛，因而傩仪能以稳定方式单体
运作，持久不衰而延续至今。北方的古典傩仪在其发展衍变中增添
了许多世俗性内容和表现形式，但始终未曾改变其“逐疫”的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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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，因而在北方社会多种多样的祭祀仪式中，它并未居于重要地
位。（三）南方少数民族在古代的生产方式、生活习俗发展缓慢，
意识形态恒定少变，故以“天人感应”为思想核心的巫术文化得以
长久延续。现今在南方诸少数民族中主持傩事活动的端公、师公之
流的巫术人员，在北方剧烈的社会变革中早巳退出傩坛执事；而
且，北方傩事伊始，即以“天子行傩”，似乎从来就没有所谓“傩
公傩母”的设置和地位。总的说来，南方诸少数民族的傩文化发展
取向呈“自然型”，包罗内容丰富，多姿多彩，且近古意；北方中
原的傩文化一向受到“礼教”规范，被纳入多种祭祀仪式的整体格
局中而逐渐丧失了单体运行的活力，从而汇入容量更大的迎神赛社
民俗文化载体之中。 
 
 
 
